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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的孩子”替“邓的一代”相亲
本报记者 王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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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张薇薇29岁时还单身， 这件事在
她父母的社交圈中， 是个公共信息。

比如说吧， 张妈妈要参加一个饭局，
好心人会神秘兮兮地提醒： “那个谁的公
子也出席哦， 听说还单身。” 张爸爸在外
面开会， 一个大叔走过来问：“听说你有个
女儿还没结婚？我有个儿子……”

要给张薇薇介绍对象的， 包括父母的
同事、朋友，她姨妈以及80多岁的姥姥。自
打留学回国后，在长辈的安排下，她已经见
了15个“可好可好”的男青年，最后一个也
没看上。 亲戚们埋怨她态度不端正：“你怎
么不着急你自己的事儿？”

“我着急我上大街上找一个绑回来啊，
何况我干嘛要着急啊？” 张薇薇觉得很好
笑。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身边的女性
朋友都像张薇薇似的，一个个步入相亲界。
一个大学同学的妈妈， 拿着她的照片偷偷
去参加报纸上组织的海归相亲会。 一个朋
友， 几乎相遍了母亲所在医院的适龄男医
生。还有一个女同事，每天一进家门，父亲
就问她：“今天怎么样啊……找着对象了
吗？”

张薇薇最烦“找对象”这三个字。“听上
去就动机不纯，感觉就是满世界去划拉，你
就像个商品。”不过，这三个字，连同相亲、
介绍人等属于上个世纪的旧词儿， 已经生
机勃勃地出现在新一代年轻人的话语中。

我庆幸有这样的父母让

我自由成长 ， 但涉及到相亲
这个问题 ， 整件事变得特别
黑色幽默

我们原本都羡慕张薇薇有个开明的妈

妈，可相亲这件事，张妈妈偏要管到底。
为了帮女儿找对象， 张妈妈写了份基

本资料，存在手机里，谁要给女儿介绍，就
把这条短信发过去：“张薇薇， 本科XX大
学 ，研究生XX大学 ，国家机关工作 ，身高
172cm。”她在张爸爸的公文包里塞了一只
信封，叮嘱他遇到介绍对象的就塞给人家，
里面是女儿硕士毕业典礼上的照片。

介绍人发来的相亲对象信息， 张妈妈
要首先把关。 她把男青年的简历一张张打
印出来，等张爸爸晚上回家后，俩人坐在沙
发上，一起讨论。

到相亲那一天， 张妈妈还要看女儿穿
什么衣服出门。“别穿这个薇薇。”张妈妈温
柔地对身着衬衫长裤的女儿说，“穿得更漂
亮一点儿，文气一点儿，你有那么多漂亮衣
服，怎么不打扮打扮呢？”

一开始， 张薇薇还觉得相亲这件事挺
有意思，想去看看对方是什么样的人，有什
么和自己不同的故事。可相到第7个，她意
识到， 坐在对面的男青年就像一个模子里
刻出来的。

他们都是名校毕业、 海归， 不是在投
行，就是在银行和政府机关工作。他们戴着
金丝边儿眼镜，穿着西装，用着黑莓手机，
说话夹杂着英文。 就连聊天内容也大同小
异：“你有什么爱好兴趣啊”“你是做什么的
啊”“我的工作是做什么的”“哦你跟我想像
的一样/不一样”。

“根本看不出他的性格是什么，看到的
都是招牌、标签、社会对成功人士的定义，
好像流水线上打造出来的产品。”张薇薇很
失望。

常规问答环节结束， 两人没话说了。
张薇薇怕冷场， 拼命想话题， 坐在对面的
男青年无聊地搓着手中的饮料杯 。 有一
次， 她实在忍无可忍， 偷偷发短信向同事
求助： “5分钟后给我打电话， 假装领导
让我去加班。”

张妈妈不明白女儿的痛苦， 不就是吃
顿饭么， 有那么难吗？ “没相过亲的人不
明白， 跟带着目的的人去聊天， 真的聊不
出什么。” 张薇薇抱怨， 中国存在大面积
相亲， 却没有约会文化， “我在英国时，
班里男同学经常约你去喝咖啡、 看电影，
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我也打扮得漂漂亮
亮的，也没说马上就要搞对象，关系完全由
自己主导，最后没在一起还能成为朋友。可
在国内找对象，就是按部就班，完全知道下
面要发生什么， 背后还寄托着一堆人的希
望。”

相亲多了， 张薇薇总结出了应对的窍
门儿：要约在咖啡馆见面，这样一个多小时
就能搞定。决不能一起吃晚饭，因为男青年
会绅士地提出“送送你吧”，这样又得增加
共处的时间。

“最好是去看电影，不用说话、拼命找
话题。”她翻了个白眼。

我们俩共同的朋友周晓也在相亲。周
爸爸担心张薇薇的消极态度影响女儿，特
地打来长途电话 ：“别刻薄她的相亲对象
啊，你要多鼓励她。”

周晓27岁 ， 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工
作。 原先父母反对她早恋， 如今却开始着
急她的单身。 周爸爸发动了在北京的老乡
和朋友 ， 一起帮女儿找对象 。 频率最高
时， 她一周要见3个相亲对象， 下班后来
不及梳头洗脸、 换隐形眼镜， 就得奔赴相
亲现场。

周爸爸的朋友不负重托， 一个阿姨一
口气给周晓介绍了3个适龄男青年。“见没
见？不行我再给你介绍第二个。”阿姨很热
心， 经常打电话询问进展， 还颇为得意地
说：“我能给你介绍的是精品库存， 轻易不
拿出来的！”

可在周晓看来，这简直是胡乱的“拉郎
配”。3个男青年， 一个整顿饭不敢说一句
话，一个明明不是却总装上海人，还有一个
北京的公务员，“一项一项列出来没有让我
讨厌的，问题是，我也不喜欢”。

“精品库存”接连败下阵，阿姨脸上挂
不住了。 她语重心长地给周晓发了一条长
短信： “阿姨轻易是不给别人介绍对象
的， 因为你爸爸拜托我， 我才帮忙的。 阿
姨是为了你好。 你是外地的， 长得也不漂
亮，年龄也不小了，还这么挑三拣四。北京
男生能看上你已经不错了， 可你一点儿诚

意也没有……”
周晓被激怒了。“我真的整个人都很崩

溃！我觉得自己一个人挺滋润的，为什么要
被迫接受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过一辈子，
还要被人羞辱？ 我为什么要把自己的人生
过成这样？”她在电话里愤怒地对我说。

因为相亲， 张薇薇和母亲吵过一次最
激烈的架。

“介绍人脑子有毛病，她觉得我就得跟
这种人结婚？还说这种人有多好！”一次相
亲回家，她破口大骂。

“人家好心好意的，你怎么就说人家有
毛病， 你就是没良心！”张
妈妈气得差点摔东西。

“我自己活得挺好，你
别可怜我！”张薇薇顶了回
去。

“我以后再也不管你
了！”张妈妈的声音越来越
高，最后哭了。

张薇薇跟我说， 当年
大学选专业时， 父母没有
逼她选择热门的商科 ，而
是尊重她的兴趣， 让她去
读电影。可遇到相亲，他们
就变得“封建”起来。“我家
一直很民主， 我庆幸有这
样的父母让我自由成长 。
但涉及到相亲这个问题 ，
整件事变得特别黑色幽

默。”张薇薇搞不懂 ，这到
底是为什么。

从这个侧面

可以看出， 社会
对于所谓的当婚

不婚、 当嫁不嫁
这种人的歧视和

压力

说实话，我也不明白，
崇尚自由、 选择多元的这

一代青年， 为什么非要参与相亲这种古老
的婚恋形式。为了解答这个疑问，我打算去
上海找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孙沛东聊一

聊。 去年年底， 她出版了 《谁来娶我的女
儿》，研究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这是目
前国内外第一本有关都市相亲角的学术专

著。
临行前，我问张薇薇和周晓，有没有顺

便要咨询的问题。张薇薇说：“我想问，如果
相亲相到麻木了怎么办？”周晓更实际：“如
果相亲遇到条件不错但没感觉的， 要继续
处下去吗？”

孙沛东是正宗的社学会博士。 尽管她
总是笑呵呵地强调：“我不研究 ‘剩男剩
女’”， 可还是有很多人把她当作 “相亲专
家”、“婚恋专家”对待。不久前，上海举办万
人相亲大会， 她一共收到了25家媒体的采
访提纲。

微博上， 有网友向她咨询：“男，183身
高，27岁年龄，公务员，外地人，有房的，但
是有贷款， 请问可以找个什么档次的女伴
侣？”

“对不起，我不是婚恋专家，真不能回
答您这问题。”她回复说。

相亲在孙沛东的视野里， 是严肃的社
会学研究。2007~2008年， 她花了10个月时
间在上海人民公园的“相亲角”进行田野调
查。在那里，张妈妈和周爸爸的焦虑被放大
了好几倍，孙沛东经常会听到“谁来娶我女
儿”的呼声。她觉得相亲角就像一块棱镜，
折射出都市中产阶层的各种焦虑。

2007年9月的一个周末， 刚到上海没
多久的孙沛东和丈夫去市里闲逛， 路过人
民广场时， 发现公园里挂着花花绿绿的照
片， 中老年男女三三两两聚在一起， 手里
拿着纸牌子，相互打量。旁边的树丛里还悬
挂着 “特快办理提取公积金”“跨国婚姻牵
线搭桥”的小广告。

孙沛东和丈夫觉得好奇， 刚要走近看
看，一个阿姨就冲过来，拦住她的丈夫问：
“小伙子，你多大了？”

曾有路过的外媒摄影师以为这里是人

口市场。准确地说，这是“儿女交易市场”。
这里聚集的中老年人， 在代替自己的儿女
找对象。 “古今中外没有这种情况， 父母
聚集在一起， 像谈论一件商品一样介绍自
己的儿女。” 这个现象让孙沛东很吃惊。

她不明白， 新一代年轻人为什么会同
意父母帮自己相亲？ 相亲这种人们印象中
“封建又传统”的择偶方式，又为何会在崇
尚自由、标榜爱情、时尚前卫的都市白领身
上重新复活。她开始对这里进行研究。

大叔大妈没有放过孙沛东的丈夫， 也
不肯错过这个年轻的女学者。 在随后的田
野调查中， 尽管她一再强调 “我是老师，
来做研究的”， 可还是不断有人围过来 ，
上上下下像评估商品一样打量她， 然后不
死心地追问： “那你自己有没有解决啊？”

一位64岁的阿姨还打起和孙沛东一起
来做访谈学生的主意。 她激动地对这些年
轻女孩说： “你们不要调查， 这种东西没
什么好调查的。 门槛精一点，早点谈朋友。
真的， 你们不要不听， 我的女儿就是例子
呀。年纪轻轻的时候，有多少好小伙子介绍
给她，她说不要，现在后悔了。所以我说你
们有这个时间来社会调查， 不如去找男朋
友去。快要毕业了，快找！快找对象！毕业以
后快找工作，工作么找好了快点嫁掉，这样
才是聪明的孩子。你这样做调查没意思的。

形势很严峻，真的很严峻！男的都到哪里去
了我不知道。”

孙沛东不动声色地把这段话记了下

来。“从这个侧面可以看出， 社会对于所谓
的当婚不婚、 当嫁不嫁这种人的歧视和压
力。 假如本人内心不够强大， 或者不够淡
定， 完全会被这种舆论和压力所裹挟。”

张薇薇觉得妈妈就是被周围的人 “绑
架” 了。 张妈妈身边的人成天都在说， 那
个谁谁谁结婚啦， 谁谁谁有孩子啦， 谁谁
谁离婚啦……说完 ， 恍然大悟地加上一
句： “呦， 你女儿今年也……29了吧， 还

没结婚？”
就连和她关系一向很好的姨妈， 提起

相亲也变得严肃起来 ： “薇薇啊可挑剔
了， 眼光太高了， 找个差不多的不就行了
吗？ 你现在的年龄是金， 然后就是银， 然
后就是铜， 然后就是铁， 最后就是破烂儿
铁 。 为什么不能在自己最好的年龄碰到
呢？”

“这又不是买卖， 我就是碰不着啊。”
张薇薇哭笑不得，“况且你们觉得好， 跟我
们觉得好是不一样的。”

相亲角里发生的，其实是
人的情感商品化的过程，以关
爱为情感基础的相亲活动变成

了一种变相的商品交易活动

张薇薇有一点说错了，在相亲角，婚恋
可以是买卖。

这里是用来找对象的，而不是谈感情。
一个65岁的退休医生说， 相亲角就是自由
市场。 另一个52岁的街道工作人员说得更
直接：“这里没有爱情， 爱情只出现在书本
上。”

做调查时，孙沛东一般周末早上9点多
就到人民公园“蹲点”了。来得和她一样早
的，一般是特别焦虑的父母。这还不是相亲
角的高峰期， 孙沛东可以拉着他们去公园
旁边的哈根达斯好好聊聊。

“哎呦，等一下生意就好了，现在还比
较淡，可以聊一下。”大叔大妈同意了。他们
用“生意”这个词来形容相亲。

张薇薇曾抱怨介绍人只看标签， 不看
两个人的性格，“就像是你那边手里有一张
牌，我这边手里有一张牌”。她说自己没记
住一个相亲对象的脸， 眼前飘着的都是被
别人勾勒出的房子、车。实际上，相亲角的
规则比这个更加赤裸裸。

那里的很多母亲，都佩戴着首饰，比如
珍珠项链、金项链、翡翠手镯。一个原籍武
汉的母亲说：“你看见我手上的钻戒了吧？

我平时不戴的，在家里干活不方便，来这儿
才戴！上海人喜欢以貌取人，不打扮打扮，
不穿点好衣服，人家谁愿意睬你。”

那里的大叔大妈上来直接就问： 你是
男孩女孩、多大了、工作是什么、身高多少、
工资多少。为了提高效率，很多人把基本条
件写在一张纸上，拿在手里或者挂在树上。

这关过了， 家长才会从手袋里掏出孩
子的照片， 细谈条件： 有没有房子， 房子
贷款还完了没， 没有房子的话准没准备首
付……这之后，双方才会交换联系方式。

注意，不要轻视每一句闲聊，这背后都
可能是一次探底。 孙沛东曾无意中听到两
位家长的对话。

“你这时回去， 家里人都等你吃晚饭
吧？”

“对的，走高速开车回去也就1个多小
时。”

“那你回去晚了，小区里车好停吗？”
“我们小区车太多，就是车位少，停车

费倒是很便宜的，才五块钱一天。”
根据经验， 孙沛东觉得这段看似平常

的对话一定指向了什么。她软磨硬泡，终于
让提问的那个阿姨说了实话： 问的目的是
打探对方所居住的楼盘小区， 走高速1小
时、停车费五块钱一天，说明对方住的是郊
区的中档商品房。

“在相亲角，大家的地位很不一样，男
孩还是女孩， 什么样的个人条件、 家庭背

景， 在谈判中的议价能力是不一样的。”孙
沛东说。

“相亲角”不仅仅出现在上海的人民公
园里。在北京的中山公园、龙潭湖公园，也
曾有类似的白发相亲聚会。

周晓甚至去过一次规格特别高的———
中央国家机关专场相亲嘉年华。

为参加这次相亲， 周晓所在的单位特
地下了文，指标有限，优先考虑大龄青年。
周晓和两个1987年生的小伙子幸运地被分
配到了名额，每人发了一张金灿灿的门票。
单位还统一制作展板， 让他们把自我介绍

和照片发过去。
周晓写的是：“……爱

玩、爱吃、爱喝酒、爱诗词、
爱武侠、爱苏轼、爱庄周 ，
爱好文艺的理工男生。”结
果，简介被领导退了回来，
嫌写得不够真诚， 要她加
上住房情况、 收入水平等
实质性内容。 周晓一下子
就觉得很没意思。

嘉年华在一个大礼堂

里举行。 明明是青年男女
的交友会， 不知为什么混
进一群大叔大妈。 这些适
龄男女青年的父母亲戚 ，
挤在展板前看资料， 挑自
己感兴趣的， 记录联系方
式。

“简直就是兜售会！”
周晓说，“大家的动机本身
就不纯， 相亲会限定了这
样的人群， 基本上就是公
务员、部委事业单位，目的
性太强了。”

相亲会结束后， 周晓
的电子邮箱里收到一个男

青年写来的信：“我看到你
的照片， 一眼就看上你了
……我现在虽然没有房，
但是我将来一定会买到

房。虽然我现在没有车，但

我觉得买车在北京没必要 ， 因为会堵车
……”周晓看完差点昏过去，顺手点了“删
除”。

孙沛东觉得，相亲角里发生的，其实是
人的情感商品化的过程。“以关爱为情感基
础的相亲活动， 反而成为一种变相的商品
交易活动，爱、情、美被标了价，人的价值被
分割成若干内容和等级， 失去了人作为一
个整体的意义。真正具有情感内容的过程，
谈情说爱的过程被舍弃了。”她说。

我们这有发言权吗， 那有
发言权吗……我们只能关心自
己家里这点事， 那不就是孩子
的婚事嘛

在相亲角呆久了， 大叔大妈不给孙沛
东找对象了，开始托她“反映问题”。

一天，孙沛东正在公园里做访谈，一个
60多岁的阿姨走过来， 往她手里塞了张纸
条，上面写着：“……政府提供平台，为儿女
们婚姻大事分忧———一位普通家长。”在阿
姨眼中，这个戴眼镜的女学者是“上面派下
来了解民情”的人。

“你说，现在组织怎么也不管管，以前
还能为单位的男女青年组织一些活动，现
在怎么没人管这事了呢？”另一位65岁的退
休医生也忍不住向她抱怨。

孙沛东觉得这些想法很“幼稚”。“它代
表了这些人对于国家的定位， 对于市场力
量的感知， 所以才会用这种方式帮孩子解
决问题。”

研究这些人的经历，她发现，采访的43
个替儿女相亲的父母中， 接近一半有知青
经历。 曾有学者将1947~1957年出生的人，
从人口学广义上划为“知青一代”。孙沛东
的被访者，大多就是这一批人。在西方学者
眼中，这些人又被称为“毛的孩子”。

“在社会学的概念中，父母给孩子找对
象， 和他们自己对婚姻和家庭的理解是紧
密相关的。而他们怎么确定择偶标准，又和
自己年轻时的经历是有关的。”孙沛东说。

知青一代年轻时也经历过 “单身潮”。
曾有学者认为，1970年代末期知青回城，为
城市带来了一个大量、大龄、单身、不满的
群体，并造成了城市大龄姑娘的大批过剩。
1984年，《中国妇女》 杂志还出版过大年龄
青年婚姻专号。

为解决大龄青年的婚恋问题， 组织及
时出手了。 孙沛东查阅1980年代的 《人民
日报》 等报刊资料发现， 北京市举办过大
型联欢晚会， 全国总工会也就解决大龄青
年的婚姻问题召开过座谈会， 号召工会、
共青团和妇联联合起来创造条件， 上海援
建的某三线厂党委和团委甚至面向全国为

厂里的单身男青年公开征婚。
那时， 上海人民广场周末和节假日经

常举办露天舞会， 为单身男女婚恋创造条
件。 许多刚刚回城的未婚知青在这里找到
了对象。

30多年后， 知青一代的子女长大了，
西方学者把他们称为 “邓的一代”。 这些
人面临着新一轮的 “单身潮”。 可如今组
织基本已经从个体生活中隐退， 无法再依
赖国家和政府的帮助， 只能靠家庭出手相
助。 就像张薇薇妈妈身边的人说的那样：
“咱们是过来人， 孩子还是不了解啊， 做
父母的得帮着张罗。”

于是， “毛的孩子” 们再次回到了公

园的相亲角， 从 “自发相亲” 变成了 “白
发相亲”。

在孙沛东看来， 这些人拥有的特殊经
历， 让他们对子女的婚姻， 有非同寻常的
急切与焦虑。 知青一代要求子女结婚候选
人的学历良好、 工作稳定、 薪酬优厚、 婚
房齐备， 是因为他们曾接受了不完整的教
育， 经历了被耽误的社会生活， 也遭受过
经济转型的困境 ， 担心下一代承受不了
“选错人” 的灾难性后果。

《谁来娶我的女儿》 新书发布会上，
一位阿姨这样说： “股票涨跌， 我们这帮
人有发言权吗？ 水价上涨， 我们这帮人有
发言权吗 ？ 国家主席谁当我们有发言权
吗？ 空气污染由谁负责我们有发言权吗？
我们只能关心自己家里这点事， 那不就是
孩子的婚事嘛！”

周晓的爸爸就属于人口意义上的 “知
青一代”。 他几乎每天在电话里问女儿的
相亲进展： “你们俩怎么样啦？ 联系到哪
一步啦？ 有没有开始谈情说爱啊？” 不仅
如此， 他还修正周晓的择偶观， 一定得找
“政治上信得过” 的： 最好是公务员， 其
次是国企， 外企是不靠谱的， 自己创业的
更不行了， 女儿得担风险啊。

“这是代际累积的结果。 在择偶和婚
姻这个问题上， 中国大城市中40后、 50后
这些知青一代独特的人生经历塑造了其结

构化 、 制度化的怕与爱 。 作为 ‘知青子
女’ 的80后， 无法彻底摆脱父辈的生活烙
印和集体记忆， 这也构成了他们自身的人
生窘境。” 孙沛东说。

当经济的开放性和社会

的容忍度增大 ， 单身人群的
出现是非常正常的 ， 这会是
一个趋势

在人民公园做访谈时， 孙沛东靠这句
话打动了很多大叔大妈： “希望这个研究
能让社会充分理解所谓的 ‘剩男剩女 ’，
看看能不能采取什么途径帮助解决这个问

题。”
如今， 距离她的研究已经过去了5年。

这些年里， 她的那些采访对象， 有的年轻
人自降标准结了婚， 有的父母变得像子女
一样顺其自然， 有的人依然在等待， “尽
管他们自己可能也不能完全确定婚恋世界

里 究 竟 是 否 真 的 存 在 Mr.Right 或 Ms.
Right”。

在论文修订的过程中， 孙沛东曾给采
访过的一个阿姨打电话， 询问她女儿的近
况。 两天后， 那个曾经清高的女孩主动打
来电话， 和孙沛东聊了20多分钟， 最后拜
托她帮忙留意合适的人选， 那时她28岁。

我问孙沛东， 研究到最后， 有没有找
到 “解决办法”。 “我能说实话吗？” 她认
真地看着我， “这问题没办法解决， 也不
该用公园相亲这种办法解决。 如果子女对
目前单身状态满意 ， 父母硬要他进入婚
姻， 有价值吗？ 男女之间 ‘有感觉’ 是化
学反应， 父母找的是物理反应， 一个物理
反应能产生化学变化吗？ 从起点上就不可
能是真正有效的。”

她最近看到一个数字， 美国接近一半
的成年人处于单身状态。 “当经济的开放
性和社会的容忍度增大， 单身人群的出现
是非常正常的。 这会是一个趋势， 对于女
性来说未必不是好事。 婚姻不是必需品，
是可以选择的。” 孙沛东分析道。

如今， 相亲角的边界已经突破了小小
的公园。 不久前上海举办的万人相亲大
会， 在孙沛东看来， 就是相亲角的另外一
个 “马甲”。 “相亲不过是起到议题聚焦
的作用， 推广及最终赚钱是王道。 有谁真
正关心那些焦虑的父母及其子女？” 她有
些担忧。

相亲角的研究做出来后， 学界里曾有
不同声音。 “社会学往往会觉得分层啊，
流动啊， 农民工啊， 社会建设啊， 诸如此
类是核心问题。 相亲、 白发相亲、 上海相
亲角， 这都是些什么呀， 很难进入一些主
流社会学者的研究视野。 我当初刚做出来
时， 学界有人质疑， 为什么要做这个？ 毫
无价值。 新闻记者都能做的事情， 你一个
社会学者， 为什么要花这么长时间研究？”
孙沛东说。

但她认为这是个内涵丰富的研究领

域。 尽管不喜欢被称作 “婚恋专家”， 但
这个 “过来人” 有时还是会忍不住给年轻
男女支招。 “我一直建议， 大学生如果可
以， 应该去好好地恋爱。 跟异性相处的能
力， 是在相处中建立起来的呀， 总是在岸
上游泳， 怎么可能下水， 不下水是没有办
法的啊。 我们在这块是欠缺的， 只知道学
习， 找好工作后， 父母发现， 哎， 你要进
入恋爱程序了 。 可这不是程序设置的问
题， 她不知道怎么跟异性相处， 怎么跟别
人表达好感， 进入恋爱怎么处理矛盾， 怎
么表达自己的不满、 底线。 对于没有情感
经历的人， 这些都是挑战。”

采访间隙， 她问我为什么还单身。
“因为写稿太忙了， 老出差……”
“暂停！” 她不客气地打断了， “我

问你， 如果你这样想的话， 那任何人做任
何工作， 跟你说的有区别吗？ 去年我在法
院工作了一年， 那些单身青年也这样说，
‘你看我整天判案子， 我也不能和嫌疑人
建立感情吧， 我回去太累了 ， 周末又加
班’。 那你说， 我们中国目前转型背景下，
大城市里面的生活节奏， 哪个职业、 哪个
阶层有闲暇呢？”

我给她讲了张薇薇和周晓的故事。她
说了一句颇有意味的话：“如果两人真的走
到一起，就不要考虑最初是怎么认识的，而
该去考虑怎样好好相处。”

最近，周晓又去相亲了，对方是妈妈麻
将桌上新认识的牌搭子给介绍的。 她打算
试着相处相处， 至少， 这样爸爸就不会一
直逼她去相亲了。

张薇薇也找到对象了， 男朋友是以前
的同事介绍的。 她虽然告别了相亲这个梦
魇，但依然清晰地记得，母亲曾像推销商品
一样， 用温柔的声音小心翼翼地对她说：
“这个你看，条件真的不错，真的不考虑一
下吗？” （文中张薇薇、 周晓系化名）

上海， 人民公园相亲角 CFP供图

江苏南京， 玄武湖公园相亲角 CFP供图


